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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世纪中期）一章　　幕末开国前（

的日本棉纺织业

一、概况分析

自有人类文明以来，衣物就是人类生活不可须臾离缺的日用

必需品，衣食住行，以衣为先。衣物以及制衣材料的进步和发展乃

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人类衣物史的发展过程

中，制衣材料曾经历了数次重大的变革。上古洪荒时代，混沌初开，

蒙昧未启，人类先民茹毛饮血，以鸟兽皮毛、树叶等蔽体御寒，无织

作之工，无衣裳之别，自无可累记。后人类发现了麻纤维，将苎麻浸

骨剥皮，染色揉纫，编织成衣，于是 继才有了织作之工，衣裳之制

而人类又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绢纱綾罗绸缎，不仅可以遮体御

寒，且轻盈华暖，色彩丽艳，又为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增添了诸多

华贵之气。但是，丝绸价格昂贵，远非一般士人都可穿用，只有在棉

花这种最适合于人类大众穿着需要的纤维植物被发现并被广泛种

而近代植之后，人类的衣料来源才真正得到了根本的保证 资本主

义大机器工业的生产方式，也正是从这种与人类生活最贴切，且最

适合于近代集团式大机器工业生产的日用棉纺织业的生产活动中

得以首先发生、发展起来的。

棉 棉花春季下种，夏秋成花为一年生葵科草木植物，有数种

熟，叶如葵，墨绿，花如槿，色繁，荚如桃，熟裂，絮如丝，精白，籽如

豆，椭圆。果实成熟后取之丛生毛状白色纤维，可纺纱织布，印染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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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裁剪自由。棉籽榨油 可食用。。王祯《农书》曾盛赞棉之为物：

“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埒之枲苎，免绩缉之工 得御

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 。棉之为用，实可谓人类生活

之一大福事也。

日本史书中关于棉花种植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 世纪

末叶。据《日本后记》文献记载，桓武天皇延历十八年（公元

年），有人自印度孤舟泛海，中途迷路，顺海流漂至今属日本爱知县

东部的三河地方，受到当地土人的热情接待。此人自称“昆仑人”，

为感谢当地人对他的救助和热情款待，拿出棉籽以赠土人，是为日

本“ 种籽之后，就地布草棉”传来之滥觞。日本当地土人得到“草棉

种，颇有所得。可惜这次棉种的传入和种植事业进至中世后便绝迹

无传，甚至当时所传“草棉”究为何物亦多有或问。现在除在少数历

史文献中偶尔尚可见到“草棉”文字之外，实已无遗物可作凭鉴。

至公元 世纪中后期，日本正亲町天皇永禄 天正年间（公

年），国内战争内乱趋于元 平定，与世界各国交通渐

广，棉花种籽又自西域地区经中国传入日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所

谓“木棉”，也就是我们中国所说的棉花。据有关记载，当时棉花种

籽传入日本之后，首先在九州一带地区种植，后传入畿内（大阪、京

都一带）地区 再传入关东（今东京一带）各地，最后终于在日本各

地广为植作，成为日本当时主要的经济性农作物种之一。近世以

前，日本与中国一样，为敷衣物穿着之用，国中多植桑养蚕，城镇间

缫丝和绢织业较发达，织物有绫、罗、绸、缎、绢、绡、絣、缅、绨、缣、

缩、缯等种类。但丝织物养护织造较为繁杂，且价格昂贵，除贵族及

部分有钱者外，绝 在《经济要大多数人实无力穿用，如佐藤信渊

开物篇》中所述，一般贫民录 百姓人家多只能“以麻布二枚相合，

中入苎（麻）滓着之”，以之连缀成衣，名曰“：刺儿”。然而这种“刺

儿”有形无质、有名无实，以之御寒度日，颇显艰涩。日本中世前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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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所绘“饿鬼”均裸而无衣可做例证。

然而自棉花种籽再度传入之后，由于棉花易植易种，收益广，

获利大，加工便捷，且御寒性能良好，穿着舒适，所以棉花的广泛传

播和种植，不仅使日本的一般贫民百姓从此有了便宜易得的御寒

之物，而且大多数富贵人家也因喜其舒适保暖，耐穿耐用之故，而

多穿用之。故此进入近世之后，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的生产在日本

各地便取得了其他农作物所无法比拟的飞速的发展。不过，在

世纪之前，棉花种植及棉纺织品生产一直是作为一种农家自然经

济的补充而由一家一户的农民小规模地经营着的，其真正作为一

种对农家经济发展有利的商品性农业和农村工业而大规模地发展

和发达起来， 世纪之交的元禄（公元则已是到了公元

年）年间的事了。

日本的棉花种植和作为农村工业的棉纺织品生产之所以能在

元禄时期迅速繁荣发展起来，主要有下列原因：

首先，从自然条件来说，日本列岛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丰

沛，且大多数平原地区土地肥沃，适合棉花的栽培生长，所以日本

棉花种植的单位面积产量颇高，棉花的品质亦较优良

其次，从社会条件来说，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锁国达二百多

年之久，这种锁国措施虽然有不利于对外交流的一面，但亦因得以

少受外部世界动荡的影响，国内基本无战事，亦无外来侵扰。长期

的社会稳定保证了日本国内社会经济的日趋繁荣，民众对棉花布

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需求量也就因之不断扩大，这使得日本国

内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有了越来越广大的需求市场。

世纪中期以来，日本国内农业生产第三，自 中的商品性农

业及相关农副业经营逐渐发展起来。如著 即名的“四木三草”

茶、漆、桑、楮和麻、蓝、红花等经济性农作物的生产和加工业，在当

时农业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农民通过对这些经济性农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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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经营和贩卖，便在原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渐渐产

生出了一定的生产剩余。这种生产剩余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

平，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使他们愿意将更多的剩余资金投

入用于改进和扩大商品性农业及农副业的再生产。而植棉地区的

农民则由于植棉生产和棉纺织品加工的获利性大等原因而将棉花

的种植和棉产品加工业作为一项可以使自己发家致富的有利的商

品性农业和农村工业，大力发展。同时棉区农民通过对棉花品种的

改良和对棉业生产技术及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提高了棉花种植

和棉纺织品经营的生产力，使得棉业经营在当时蓬勃发展起来的

诸多商品性农副业生产经营中愈来愈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

第四，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军以及各地封建领主为了巩固自

身封建统治的需要，对日本全国的道路交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备

建设，这在客观上为日本国内的商品经济流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棉花和棉纺织品生产作为一种商品经济，流通和贩卖自然是不可

缺少的环节，道路交通的整备为棉花和棉纺织品在各地区间及全

国范围内的流通销售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除此而外，江户

德川幕府和各地区的封建领主为了加强自身统治的经济基础，对

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实行了许多特殊的保护和奖利政策，这

些保护和奖励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品

加工业的蓬勃发展。

下面我们就来稍微具体地考察分析一下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

棉花种植业和棉纺织品加工业发展的大致概况。

从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说，以德川家族统治为核心的江户

年）属于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阶段。德川家时代（公元

族自公元 世纪初取得对日本全国的统治权力以来，所实行的是

一种类似于西方封建领主制式的“大封建”统治，即所谓的“幕藩体

制”。在这种体制下，德川将军名义上接受皇室（天皇）的授封，居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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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今东京）开设幕府，总领全国统治权。而作为将军的佐翼，则将

全国各地的土地和臣民分封给曾跟随德川家打天下以及在全国统

一过程中先后归顺德川家的大封建领主武士（大名），封藩立国，屏

障公庭。被分封在各诸侯领地（藩）的大名领主则又根据主从身份

将本藩土地臣民以俸禄的形式赐封给自己手下武士团的武士，以

取得武士阶层对自己的效忠。当时有土地的农民被称为“本百姓”，

他们不许离开自己的土地，不许转营其他职业（即身份制），每年必

须将自己收获物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以上的部分，以封建贡租

（本年贡）的形式缴纳给封建领主，以取得对土地的继续耕作权，同

时还必须负担各种沉重的杂税（当时称为小物成）和封建徭役（如

各种“助乡役”等）。从经济体制上来说，这是一种以“本百姓（”即有

土地的农民）经营的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封建年贡剥削（即石高制）

为核心的“独特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在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当

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权力）下，日本全国的山川土地名义上（即公

仪）都属于德川将军所有，各种自然资源（如森林、矿山、港湾等）也

几乎全部掌握在幕府和各个大封建领主（诸藩大名）手里，而社会

农民则以封建隶农的身份紧紧地财富的主要生产者 被束缚在

世代相袭的土地上，成为封建领主阶级的主要剥削来源。从人类社

会发展史的角度来说，日本的这种封建经济统治形态尚留有一定

成分的奴隶制倾向，对于土地和封建领主来说，农民并不是完全自

由的，只能算是一种“隶农”，因此有时日本的这种封建剥削体制又

被称作“封建贡纳制”。日本的这种封建贡纳体制虽然与西方中世

纪后期的封建领主经济体制颇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其中却更多东

方专制主义的成分和色彩，笔者以为可以将其称为一种比较独特

的、东方式的封建领主制经济体制。这种独特的、东方专制式的领

主制封建经济体制正是德川幕府维持其封建统治存在的最根本的

经济基础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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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这种以“封建贡纳制”为核心的封建经济体制，使之

得以长治久安，以德川幕府将军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建立了以封

建武士为主体的庞大的军队 武士团，同时还建立了强大的中央

和地方财政。除此而外，为了维持封建小土地经营和封建年贡的收

入，将农民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永远作为他们剥削压榨的工具，

幕府将军和各地方大名领主还不断通过各种“禁令”以对农民的生

产活动乃至生活细节进行无所不至的超经济强制性统制。如：在封

建身份制的严格限制下，农民必须一心耕作，不得随意转营他业，

不得自由离村 做工；登记在册的土地称为“本出外 田”“，本田”只能

按规定种植稻米、小麦等一般农作物，不许自由耕种其他作物；农

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许永久性买卖；为了维护“本

百姓”的户数，防止土地过分分散，严格实行家族长子继承制，规定

农家次子以下子女不得继承家业；普通农家百姓只许一日两餐，不

许三餐，只许吃粗茶淡饭，不许精食糜费；只许穿粗衣布裤，不许华

衣丽裳，等等，不一而足。在有些地方甚至规定农民的妻女不许随

便串门聊天，否则就要 。在当时农业社会生产力尚十分低被休弃

下的情况下，农民在上述沉重的封建贡 和各种超经济强制租剥削

的重压之下，生活自然苦不堪言，有时甚至连自己的家庭生活都维

持不下去（无法维持自身劳动力的再生产），自然也就更谈不上进

行扩大再生产了。而封建统治阶级正是欲通过这种将农民压榨得

“不死不活（”本多利明 的办法来维持其封建秩序的稳定和自语）

身统治的延续。

但是，在江户时期，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性商业活动和手工制

造业还是相当发达的。众 世纪中后期的“织丰时代”，所周知，在

日本城镇经济既已具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江户幕府建立之后，又

实行严格的“兵农分离”政策，令封建武士离乡城居；同时为了防止

各地封建领主大名背叛谋反，德川将军命各地大名将妻子送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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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居住，以为人质，无特许不可离京；封建领主则须每隔一年到江

户居住一定时期，向将军述职参觐（参觐交代制），这种体制虽使各

地封建领主疲于奔命，削弱了地方领主的财力，但却促进了江户、

大阪等都市 江户时代，京都、大阪、江户三座城商品经济的发达

市号称“三都”：京都乃日本原来的首都所在地，天皇所居，贵族丛

集。至江户时代虽已淡薄了昔日的繁华，然民风所化，世情依然，烂

熟之地，奢糜如旧。京都所产绢丝织品（如有名的西阵织）质地华

美，作工独特，各种手工艺品亦名逾遐迩，为远近所求；大阪地处日

本东西交通要衢，依水陆码头之势，聚商贾云集，携百货辐凑，有

“天下厨仓”之称，日本全国各地所产商品货物，一般多先集中到大

阪市场，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销售。各地大名领主所收取的“年贡

米”也多先在大阪市场贩卖，换取货币，再购置各种生活必需品，送

往江户等地，以供封建领主、武士及其家庭子女都市居住生活的需

要。因此大阪地区商人资本势力历来强大，德川幕府及当地领主势

力亦惧其三分；江户（今东京）乃德川将军幕府驻跸之地，是一座新

兴的大消费都市。江户城下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诸侯大名和公

卿武士们的豪华府第。为了维持这些大名、公卿们奢侈生活的需

要，每年都有大批商品物资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运抵江户城下，

使得江户城中货栈林立，店铺喧嚣，浮世奢华，糜风日盛。

除此而外，各地方封藩大名为了维持本藩财政及因“兵农分

离”而造成的封建武士城居生活的需要，也积极发展本藩的所谓

即以封建领经济“。城下町“城下町 主居城为中心而形成的一种

商业性城市，那里聚集着大量的以供给封建武士生活所需为主要

谋生手段的都市商人和手工制造业者，可以说是诞生日本近代市

商人和手这些“城下民阶级的发祥地 工业制造者的生产活动，

同时又与以大阪为中心的封建领主中央流通市场保持着紧密的联

系，形成了一个以封建领主经济为核心的全国性消费市场。不过，

” ”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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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种以封建都市繁荣为中心的商业和手工制造业活动，基本

上还是作为封建领主经济的一种补充成分，并且是为了适应封建

领主的政治统治以及武士阶级城居生活的需要而形成和存在的。

这些都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封建领主的剥

削和限制（如强制征收的各种御用金、冥加金和等级身份制等），但

是同时他们又享有种种封建特权（御用在株权，即行会权等），与封

建领主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以都市商人和都市手工

业者为主体的都市商业活动以及手工制造业活动，与当时日本经

农业和农村经济基本上还是相互隔济的主体 绝的，即便有一

些业务上的关系，也只是某种间接的联系。

以大阪地区市场为例，在江户时代前期，大阪市场每年上市的

大量交易品中，除个别情况外，基本上是以各藩封建领主的“藏米”

（即封建年贡，亦称为“领主米”）和各藩的专卖品为主，而真正属于

农民直接产品的商品则少得可怜。在这种都市性商业活动中，一部

分大商人虽然也能通过封建领主所赐与的各种特权积攒起一定数

量的货币乃至成为巨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商业资本或高利

贷资本的积累），但因为这种商业资本（亦或高利贷资本）的营利所

得基本上属于封建领主对农民剥削所得的部分转让（亦即所谓让

渡利润），其本身并不构成某种单独的生产方式，所以这种商业或

高利贷资本从本质上来说乃是属于前资本主义性质的所谓“前期

。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前期性资本”的性资本” 活动虽然有时也

会超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对封建统治的社会经济

秩序乃至政治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世界各

国的历史中几乎都曾出现过“抑商”的现象或历史阶段，江户时代

的日本也曾多次发生过抄没商人家财或强迫商人放弃对领主的债

权［弃捐令］的事件），但这种“前期性资本”却永远不可能摆脱自己

对封建统治的附庸地位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而且，这种“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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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资本”不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也永远不会“自觉地”起来否定它所

依附的封建经济体制，至多只是对其施以一定程度的改革和改造，

使其继续存在，因为二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存在基础，一损俱损，一

亡俱亡

但是，进入 世纪后期之后，日本国内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

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即以农民的商品生产（为了出卖而从事的商业

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经营）和商品流通为中心的商品经济活动逐

渐冲破封建经济的藩篱而活跃起来，并已开始威胁到了封建统治

所赖以存在的基础 封建小农经济和年贡剥削体制的稳定。为

了挽救封建体制的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三令五申，抑商抑

奢，极力提倡农本主义，以阻止商品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和渗

透。在当时日本各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各种商品性农业生产和手工

业经营中，以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生产为其大宗。棉布是平民乃至

大部分武士阶层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棉花生产“不劣稻作，而

所务弥多”，且棉作“勘可直完贡纳（”《地方落穗集》），所以德川幕

府及各藩领主在各种禁令中虽然禁烟、禁蓝（蓝草，一种染料）、禁

甘蔗，惟独不禁棉花和油菜籽的种植加工；而一般平民百姓在日常

生活中虽然不得穿绢穿綾穿绸缎，但却被允许可以穿棉布制品。于

是，随着日本国内商品经济的普遍繁荣以及幕藩领主对棉花种植

和棉纺织生产的奖掖提携，棉花及棉纺织品生产便逐渐超越其他

商品性农业生产而迅速地发展了起来。 世纪 世纪至公元

的元禄 年）年间，棉花种植和棉纺织手工业生产（公元

已经发展成为日本国内商品生产的主要产业之一了。江户前期的

在农政学家宫崎安贞 其所撰《农业全书》中曾生动地描述了棉花

种植在日本全国各地普及的情况。他写道：

“本朝自百年前棉种传来，及今普及。南北东西，无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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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而尤以河内、和泉、摄津、播磨、备后之土地肥饶之所，植

”之甚得润利。故（农民）宁止五谷而多作如是也

（注：河内 今大阪府北、中、南河内三郡地区。和泉 今大阪南部

地区。摄津 令兵库县南部地区。播磨 令兵库县西南部地区。备

后 今广岛县东部地区。下同）

又，文政十年（ 年），当时的经济学家佐藤信渊 也在其

所撰《经济要录》一书中对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何以能在江户

时代中后期获得迅速发展的原因，作了如下精彩的描述：

“迄天正、文禄之顷，富贵之家虽得穿著绢纱而故轻暖，然

贫贱人等只可凭借麻布所制剌儿以凌严寒，是颇 及

草棉种子出世，至卑贱下民亦得穿著棉布暖袍，虽寒气凛烈亦

无患此伤失。由是观之，草棉实下民辈等护体之至宝，欣戴无

上。’，

总之，由于棉花种植无地不宜，棉纺织品无所不用，且贫贱下

民亦得穿用，不在幕府诸禁之内，所以许多农家为植棉生产的有利

性所吸引“，宁止五谷而多作如是”，竞相发展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

生产。因此到了江户中后期，日本各地就已经形成了许多以种植棉

花著称的专业区域，并培植出了许多适于在本地生长的优质品种

阪上棉；山城国缀喜棉，如：摄津国川边郡 武库郡 山郡

河内棉；城棉；河内国诸郡 大和国诸郡 大和棉；和泉国堺

播磨棉；安艺国广市 广岛河内棉；播磨国诸郡 岛郡

备中棉；棉；备前国中 中岛棉；备中国诸郡岛郡 备后国诸

周防棉；常陆国真郡 璧郡备后棉；周防国诸郡 真璧

上总棉；淡棉；下总国上总郡 路国诸郡 淡路棉；纪伊国诸

艰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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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纪伊棉；赞歧国诸郡 赞歧棉；伊予国诸郡 伊予棉；

伯耆 出云国诸郡 出云棉；丹波国诸郡 丹波棉；三河国

远江国诸郡 三州木棉；尾张国诸郡 尾张棉；美浓国诸郡

美浓棉。另外还有近江棉、信浓棉、武藏棉、上野棉等等。在这

些优质棉花品种中，尤其以摄津国川边 武库二郡所产的“阪上

棉”最为著名，有“诸国品位第一”的美称，同时也是当时用以衡量

诸国棉花品种质量高低好坏的“标准棉” 。

棉花种植的普及带来了棉纺织业的兴隆和发展。初始时期的

棉纺织业生产活动主要是以农家副业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棉花收

获之后，棉区农民利用农闲之暇，动员妻子儿女纺纱织 所成布布

疋，除留一部分自用之外，剩余者则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出售，所得

钱财用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随着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以及日

世纪后期，在本国内棉纺织品需求市场的扩大，到了 部分棉业

发达地区已经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的以生产各种棉纺织品为中心

的棉纺织 乏，目前对当时日本全国的棉机业地 由于历史资料的匮

纺织品（包括棉纱和棉布）的总产量尚无比较精确的数字统计，因

此只能根据遗留史料中的有关记载，作推量性的大致估计。

当时，日本各地所产棉花和棉纺织品，除农家自用和在本地销

售者外，凡出津（即运出本地区）贩卖者，一般多首先集中于大阪市

场，经大阪地区商人的批发，再运往各地售卖。在各地运至大阪市

场的棉花和棉纺织品中，棉花产品多销往江户、越中、加贺、越后、

萨摩、筑前、筑后、肥前、肥后、丰前、羽前、羽后、安艺、播磨、和泉、

纪伊、周防等产棉较少或棉纺织业较发达和集中的地区，一部分作

为当地城乡的生活用棉，一部分则由当地农家纺成纱线，织成布

疋，再回销至大阪市场。而集中到大阪市场的棉纱产品则主要销往

京都、大和、美浓、和泉、纪伊、越中和琉球等地，这些地区是当时日

本织布业的集中地。大阪市场上棉布的销路则主要集中在东北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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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阪等高寒地区。

根据《大阪市史》所收有关资料统计，江户后期元文年间（公元

年），大阪市场上棉类产品的年平均上市量中计有：籽

棉 日本斤（以下略称斤） ；皮棉 斤（约

匁）；棉纱 斤（ 匁）；白棉布

；条纹棉反 布 反，总价值白银约 匁

（按时价 折合黄金 两 ）约

享保年间，仅由大阪市场运往江户地区的棉布和皮棉产品即

达下表各年度统计之数（图表

图表 享保年间由大阪运往江户棉制品量表

备考：本表根据竹越与三郎：《日本经济史》、三瓶孝子：《日本绵业发达史》中有关

数字作成。

以上数字到了 世纪末的天明五年（ 年），仅棉布类计

有：白 世纪初棉布 万反；条纹棉布 万反。而到了

年）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的文化 文政年间（公元 展，

平均数字增 倍之多长了近

又据明治十三年《日 号所载，维新前本绵糸纺织会月报》第

日本全国棉花产 万斤左右，其中畿内 万斤，东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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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斤海道 ，东山道 万斤，北陆道 万斤， 万山阴道

斤，山阳道 万斤，南海道 万斤，西海道 万斤。而按照

中村哲最近的估计推算，则开港后不久的 年日本国内的棉花

生产量已达 万斤，棉纱 万斤，棉布 万反 。由

以上数字亦可推知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来棉业的发展速度和各时

期所达到的大致规模状况

在当时日本各地所产各类棉布产品中，以白棉布和条纹棉布

（缟木绵）为其大宗。下面是高村直助氏就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分

别就当时日本国内所产主要白棉布和条纹棉布按其产品、产地以

及兴盛期的年产量（估计产 序整理成的一个统计表（稍有节

略），根据 世纪日本棉纺这张统计表格中的统计，读者可对

织业的发展概况有一个形象直观 为白棉布的的认识。其中图表

品名、 为条纹棉布的品名、产产地、兴盛期、年产量统计表，图表

地兴盛期统计表。

量）顺

图表 世纪日本产白棉布品名、 统计表产地、兴盛期、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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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 ）本表根据 一、二高村直助：《维新前后 问“ 题》 社外压” 会

科学研究》第 卷第 号， 年 月）一文中有关数字统计作成。

估计年产量”一栏中 内为年贩卖量。

世纪日本所产条纹棉布图表 品名、产地、发展期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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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根据阿部武司：《明治前期 日本 在来产业 绵织物业

场合 梅村又次 中村隆英编：《松方财政 殖产兴业政策》，国际连合大

学发行，东京大学出版会发卖 年所收）一文所栽统计表格作成，有删

减。 ）产地名一栏中 内为现在所属县名。

通过以上两表统计，我们可以对日本江户时期白棉布产地的

地理分布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当时日本国内白棉布的主要产

地，除群马、富山两县外，绝大部分集中在畿内和关西地区 其中产

量最多的为河内、和泉 今属大阪地区）两国，余下依次为姬路、三

河、尾张、新川等地。如果将上述统计表中各地区的外运（出津）贩

卖量作为生产量的 进行粗略估算的话，则仅上述地区的

白棉布生产量即已高达 万反 万反以上。由此可以推

算出，当时日本全国白棉布的总生产量应比这一数字高得多。

在日本的近世时期，条纹棉（缟木绵）属于一种较高级的棉纺

织品，有多类品种，从“缩”“、缅”“、絣”“、晒”“、纹羽”这些品名上可

看出，显然是吸收和利用了传统的丝织工艺和技术发展而形成的，

并多少带有“地方特产”的色彩。由于条纹棉布的纺织工艺要求高，

工序复杂，所以条纹棉布的产量较白棉布为少 条纹棉布的织造程

序一般是先染色，后上机，所以其最后一道工序多不经染房，下机

后由农家直接运送到市场出售，因此史料中也就更难找到比较确

中的产量一栏也就只好切的产量数字记载。故图表 暂时缺而不

记了。通过图表 的统计可知，江户时代条纹棉布的产地主要集中

在现在属于关西地区的大阪、兵库、奈良，以及爱知、冈山、广岛、福

冈一带和关东地区的崎玉、枥木、群马等地区，而北陆地区仅只新

泻县一处有少量生产。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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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图表外，从上述图表 的统计中还可以看出，不论是产

量较大的白棉布还是工艺复杂的条纹棉布，虽然其生产集中地（亦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棉纺织机业地）绝大多数都是在 世纪末

世纪初这一时期内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其繁荣兴盛期却几乎都是

到了属于江户时代后期的“化政天保时期（”公元 年 ）

才开始形成的。这种情况与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大阪地区棉布市

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当时日本国内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

是相吻合 据日本学者中村哲氏在其所著《明治维新的基础构的

造》一书中的推算估计，江户时代末期日本被迫开港通商后不久的

万反 考年，日本全国棉布的年总生产量大约为 虑到

当时因西方各国的棉纺织品已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国内的棉布生

产实际上正处于衰落时期，以及当时统计上的疏漏，估计 世纪

上半期（即棉纺织品的鼎盛时期）日本国内棉纺织品的总生产量肯

定要比这一数字更高一些，亦或起码不会低于这一数字，才符合实

际 万反）情况。如果从这一组数字中的日本全国棉布总产量（

中减去我们在前文中推算估计出的开国前日本棉纺织业发展鼎盛

时期全国白棉布的产量，就可以粗略地估算出幕末开国前这一段

时期里日本 万反左全国条纹棉布的年产量，即大约在

右。当然，这只是一个建立在推算了又推算的基础之上的非常不精

确的数字。不过在目前尚未发现更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尚无法推算

出更准确的统计数字的情况下，这个数字或可作为一个权宜上的

估算数字，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当时日本国内棉纺织业繁荣发达程

度的理解和想定

即如前述，棉花种植和棉纺织品生产是一种易普及、获利较大

的新型商品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经营，而且由于幕府和各藩领主

出于为确保中央和本藩财政的考虑，不仅不禁止棉花的种植和棉

纺织品的加工生产，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奖利保护“，上田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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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植作”棉花作物，于是许多有条件的农户便开始不断扩大棉花的

种植面积，有时甚至不惜减少向来受到重视和保护的稻作生产，而

纷纷竞相发展棉花种植和开展更大规模的棉纺织业加工经营。在

日本现存的一些史料中，对当时日本棉区农村中棉花种植情况曾

做过非常生动精彩的描写：每当棉花收获季节，棉区所至，田里是

“一片雪花白，农女采棉嬉”，村中是“户户纺车声，家家 农闻机杼”

家妻女无分老幼，几乎全部投入了繁忙的纺纱织布劳动。《和歌山

县志》所收当时人所写的一篇调查和描述当时棉纺织业繁荣发达

的状况时认为，棉花和棉纺织业生产当时实际上已成为棉区普通

农家发财致富的“民间之第一副业也” 。

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棉花种植、棉纺织业经

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日本国内一些生产条件较好、生产力比较先

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畿内 今大阪、京都一带；濑户内

今名古屋今冈山县一带；尾西 西部一带；足立 今栃

木县一带等地区 到了 世纪末 世纪初的宽政年间（公元

年），已出现了一些比较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作坊，

而农民阶层中也出现了以新兴地主、富农和农村工场手工业经营

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并由此而从这些商品性农业和

农村工业中产生出了日本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原始积

累的萌芽（详后叙）。

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棉纺织业商品生产的发达，激发

了日本国内各类专以经营“农民的商品”为主的商业活动的活跃。

在这些活跃起来的商人中，既有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以“三

都”为中心的各种“前期性”大垄断商人集团，也有从农村商品经济

的繁荣和农民阶层的阶级分化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在乡商人”

尤其是后一类“在乡商人”的活动，因其原本就是从农民的商品生

产和农村商品流通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是农村商品经济活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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